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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让梦挺立起来
□ 华万里

情系情系一条路一条路
——珠海情侣路小记

□ 田 瑛

（组诗）

寻 找
□ 钟建平

（组诗）

不走一下这条情侣路，等于没
有来过珠海。每天经过渔女眼前的
人大多成双结对，当然也不乏形单
影只者，包括孤独的老人。

这是我个人微信朋友圈的一则
导语。多年以来，无数次乘车出入珠
海，必然经过蜿蜒于海边的这条情侣
路，却从没有在此停留。不久前，仿
佛填补一次人生空白，我又一次到
来，再没有错过，特意下车，汇入熙熙
嚷嚷的人流，并且贴近渔女雕像，驻
足沉思良久。作为珠海的标志，雕像
融仙女的高贵与渔女的淳朴于一体，
屹立在距岸边一步之遥的海滩，瞩望
着路上的行人，准确地说，瞩望着这
座因她而名的年轻城市。

走遍天下，以爱情命名的地名
很多，然名副其实者少见。珠海的
情侣路倒是一个例外。路名缘起渔
女的出现。渔女是女神化身，她从
神话传说中走来，手捧一颗珍珠，以
仙女下凡的方式降临人间，和渔家
男儿海鹏相遇，相爱，并且终成眷
属。然而任何爱情不只是演绎浪
漫，难免遭遇挫折，坎坷。一场暴风
雨肆虐了这个叫香炉湾的渔村，卷
走了祭坛上的镇村之宝——香炉。
香炉于当地渔民而言，视作命根子
一样重要，失去它，意味着灾难将
至。人们急于找回香炉，否则暴风
雨就不会停歇，那么后果可想而知，
整个渔村将永无宁日。经过全村人
多方努力搜寻，终也徒劳，事实证明

香炉不能够失而复得，人们不得不
选择放弃，一种比天灾更加严重的
失望情绪笼罩着香炉湾。当然，还
不至于绝望，绝处逢生的机会依然
存在，那便是需要渔女献出她心爱
的珍珠，这颗同样具有神力的珍珠，
可以替代香炉，让渔村重归安好。
但这有一个前提，得以渔女的生命
作为代价，珍珠和渔女的身体须臾
不离，她若贡献珍珠等于以命作
保。决定的权利掌握在渔女手中。
其实结果已无悬念，渔女无私奉献
了自己，这便注定了一场爱情的悲
剧结局。

为了纪念渔女，香炉湾从此开始
养殖珍珠，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神话
的延续。后来，随着人口增多，产能
扩大，一个初具规模的城市业已形
成，香炉湾更名势在必然。于是，人
们取玉珠的珠和海鹏的海，二者合一
为珠海，这便是珠海的由来。

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流
淌。不知不觉中，珠海迎来了一场巨
变，也许是命运的眷顾，抑或是上天
垂青，国家给予了珠海经济特区的地
位。随着经济发展，给这座城市竖立
一尊雕像提上了议事日程。城市的
决策层、规划者，包括雕塑家，几乎不
约而同想到了神话中的渔女。但具
体如何造型，却颇费周折。最初草
案，是渔女手捧珍珠置于胸前的姿
态，后来几经修改，其中让渔女置身
一条鱼背之上颇具创意。但这一设
计终未被采纳，原因是渔女近乎完美
的仙女模样有失真实，表现一个平凡
朴实的渔女形象最后成了所有人的
共识。最大的亮点是，渔女改手捧为
托举，这一改变可谓神来之笔，渔女

的身段一下子得以舒展，无形中增加
了高度。苗条而修长，这不正是渔家
姑娘应该拥有的身姿吗？于是，一座
高达8.7米、重10吨、由70件花岗岩
石组合而成的石雕终于落成，这个标
志珠海城徽的渔女雕像出水芙蓉般
惊艳了世人。对于珠海人，渔女就是
神一样的存在，她颈戴项珠，腰系网
具，裤脚轻挽，双手高举一颗璀璨珍
珠，面露微笑而又含羞的神情，永远
定格在临近海滨的水面上，那颗珍珠
如同真正的明珠高悬，向人间播撒着
光明和温暖。

有了爱情故事作铺垫，情侣路
的诞生就在情理之中了。它紧贴着
海岸线逶迤连绵，几乎将整个城市
揽入怀中。这条路与珠海人的日常
生活密不可分，与其命运休戚相关
也不为过。它不仅供行人散步，沿
途呼吸新鲜空气，观赏海景，更是年
轻人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它不知成
就了多少桩姻缘已无从考据，由此
经过的婚嫁花车更是不计其数。这
些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没有
理由不相信，是女神赐予了他们爱
情，并继续得到其护佑或加持。沉
浸在婚庆喜悦中的新人，在你们婚
礼流程单里，风光地走一趟情侣路，
几乎成了所有人的共同仪式，但你
们是否知道足下这块土地的历史和
情侣路的来由？作为父辈，我有幸
赶上了其中一次途经的车队，亲眼
目睹或见证了千篇一律的爱情场
景，花车浩荡的阵势，令我震撼又百
感交集。我明白，这绝非简单的走
过场，它所隐含的文化意义是深远
的 。 不 远 处 ，你 们 心 目 中 的 女
神——渔女，正一如既往地迎接你

们的到来，然后目送你们远去，从车
队出现到消失，她始终神情专注，不
曾眨一下眼，这是把一种爱的执着
传递给你们，只有珠海的年轻人独
享这份殊荣。当然，情侣路非青年
人专利，但凡有情人，包括中老年
人，应该都有份。如本文开头所
述，我曾特意来此一游，这是一个
异地老人的专程造访。没有人留意
到我踽踽独行的身影。明知不合时
宜，甚至煞风景，我却偏要我行我
素来凑一下热闹。没想到大有收
获，一对老年夫妇的出现化解了我
的尴尬。他们居然在拍婚纱照。时
值黄昏，此情此景岂不是天人合一
的最佳注解？这对老人够浪漫的，
我在一旁观察良久，揣度他们属于
哪一类爱情？复婚？再婚？还是补
拍？我决定探个究竟得到答案，便
大胆前去表达一个同辈人的祝福，
方知他们来自外地，原本是一对恩
爱夫妻，到珠海旅游，这一天正巧
是他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以拍婚
纱照的方式和情侣路结缘。待我走
远，回头一看，他们还在原地逗留，
整个香炉湾因而真的显得夕阳无限
好了。

岁岁年年，情侣路上不断上演着
各种爱情故事，所以以爱的名义命
名的这条路，当实至名归。

田瑛 《花城》杂志原主编，作
家。迄今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龙
脉》《大太阳》《生还》，散文集《未来
的祖先》。主要作品有：《大太阳》

《炊烟起处》《早期的稼穑》《生还》
《未来的祖先》等，被评论界誉为写
出了另一种湘西。

剧作家锦云先生，于 2024 年 6
月13日病逝，终年八十六岁。

锦云编剧的话剧，我看过《狗儿
爷涅槃》《背碑人》《阮玲玉》《风月
无边》。记得上世纪 80年代看“狗
儿爷”时，满场观众的掌声、笑声甚
至叫好声此起彼伏；记得我当时的
领导、《中国文化报》副总编阎纲为
之写的剧评；记得马恩然扮演的老
地主祁永年俏皮的台词：“这辈子
连根直溜的黄瓜都没吃过。”这样
的台词，没有深厚生活底蕴的人是
编不出来的。看过《背碑人》，我写
了一篇随笔，题为《海爷爷的幽
默》。观《阮玲玉》，激励我想写个
同名的歌剧剧本，后来听说有人要
做音乐剧，减了我的兴头，作罢。《风
月无边》我也写了剧评，后来想收入
我的《书生札记》一书，也未收成，到
现在还是“未发稿”。

二十余年里，我与锦云老师接触
不多，印象较深的三次，都可一记。

第一次是在北京人艺的院长办
公室，谈人艺的现状和发展。我那时
辞了固定工作，不敢下海，做了个自
由撰稿人，为我搭线的是人艺的青年
演员、编剧、才女郑天玮。锦云老师

很能聊，聊得开也收得拢，对剧院的
历史与现状、地位与尴尬，均了然于
心。不知不觉就聊到了饭口，他让办
公室的人从食堂打了两份饭。我俩
边吃边聊。饭毕，采访结束。采访稿
写出后，我请锦云过目，他也动笔修
改了几处。在《光明日报》发表后，他
跟天玮说：“小文不错嘛！”我让天玮
转告他：我不敢写得那么酣畅，而且
有点拘谨。

后两次都是一起开会，歌剧的研
讨会。锦云老师没写过歌剧剧本，参
加歌剧的研讨会，必是事出有因。

一次是总政歌剧团的《野火春
风斗古城》。这部歌剧，我看了五
遍，参加了三次研讨会，与锦云老师
同会的那次，只有刘诗嵘、胡士平、
黄奇石等几位歌剧界前辈，我是晚
生，以听为主。不知锦云老师那次
是不是评委，记得他谈了一点人物
关系，谈了戏里用的华北从保定到
乐亭一带的曲艺音乐，说他看戏时
听得很亲切。那时，还没有明确倡
导“民族歌剧”之举，只能说，他感到
的亲切和对亲切的肯定，是一种发
自内心的真切反应。

再一次是在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研讨会上。头
一天我在剧场就见到锦云老师，还
打了招呼。那次已是多年不见，已
知他患大病一场，再次出山，是应了
张曼君导演之约，把不算冷饭的《狗
儿爷涅槃》再炒一遍，改成了秦腔剧
本，拿到大西北的宁夏去排演。

会后聚餐，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院长卢向荣兄拉我与主创——导演
张曼君、作曲王原平同桌，自然有锦
云老师。不知为何，那天的会，几位
编剧没有参加，或许只有其中的一
位。我们这桌喝了一点白酒。我给
锦云老师面前摆了一杯。曼君导演
制止说：医生不让他喝酒。锦云眼
神瞟向曼君，有乞求意。我说：摆
着，摆在跟前儿，不能喝，看看，过会
儿就喝了。果然，看我们几杯下肚，
锦云不禁低头凑近酒杯，又端起杯
来，凑到鼻子下面，亦嗅亦闻，然后
悠悠道：真香啊！我们鼓励他：抿一
口，小口，没关系的。曼君不语。锦
云如得圣旨，真的小抿。既不过瘾
又很知足的神态立即浮现，话也稍
多了一些，当然，话不离戏。

这顿小酒喝完，十年相忘于江
湖，却又怎忘得了呢？我羡慕锦云被

曼君激将、激活于老当益壮至风烛残
年的十余年间，在戏曲创作中活色生
香，所获所得，几可与他中年以后的
话剧创作平分秋色。今年，锦云的新
戏《永定门里》上演。首演于人艺院
庆前月余，他撒手而去于院庆的次
日，又一月，剧本在《剧本》杂志发表。

这个剧本，改编自一部电视剧。
“改编”这词，或许不准确，但用了那
部电视剧的故事，是无误的。当初
电视剧拍摄时，欲邀郑天玮主演，而
郑氏正在心无旁骛地创作话剧剧本
《古玩》。舍主演，保剧本，天玮在锦
云老师的支持下，拒绝了诱惑，明确
了取舍。1997年，话剧《古玩》首演，
今已成为人艺的优秀保留剧目之
一。而《永定门里》这个剧本，在锦
云卸任人艺院长后不久即已完成，
延宕了三任院长后，才搬上舞台。
其中还有故事，定有曲折，随着锦云
的去世，大概也不会有人好奇了。

蒋力 中央歌剧院研究员、歌剧
音乐剧制作人兼导演、作家、评论
家，有《墓歌集》《书生札记》《杨联陞
别传》《王叔晖画传》等十种文艺专
著出版。

寻找

在一个名叫唐家湾的小镇
弯弯的小巷
苍茫的暮色
引领我穿越斑驳的时光
是因为爱情
寻找
还是因为梦想
寻找
老去的时光
没能给出答案
而此时
从老树上跌落的花瓣
悄然落在时光的边缘

俯瞰荷包岛

是蓝天投入大海的怀抱
还是大海张开怀抱拥抱蓝天
多么澄澈的两颗心灵
天与地
彼此相拥
融合为一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合奏一曲
天地大爱

命运

偶然
一枚叶子飘落在案前
透过叶子清晰的脉络
看见花朵的影子
闻到淡淡的花香
叶子的跌落
花朵的凋零
是所有生命的必然结局
然而它们的过程却千差万别！

理想

眼前的一座山被烟雨掩盖
就像此刻的你
在我的心中变得模糊不清
变化的只是时间

还是彼此的距离
来不及追问
已由春及冬
由近至远
生命流逝
一切如初！

浮石湾的石头

平凡得不能再平凡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千万年来躺卧在这海湾
见证着岁月的沧海桑田
啊，平凡的石头
每一颗都记录着不平凡的自然故事
啊，普通的石头
每一颗都回响着不普通的历史之声
你是岁月的年轮
你是历史的印记
我和你的邂逅
是超越物种间的美丽相遇！

黄色的蝴蝶

一个周日的早晨
我在城市街道上驾车
看见一群黄色的蝴蝶
从春天的枝头上飞落
她们在风中翩翩起舞
然后，像流星般殒落
这是她们既定的命运
我们也是一群时间的不速之客
来自这座城市之外的四面八方
在这座城市与另一座城市之间穿梭
多少年以后
我们忘记了来自何方
也不知道将向何处去
我们将成为它们其中的一员
我们的梦安在？
我们的根安在？
我们的故乡安在？

钟建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珠海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4 年
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个人作品集 15
部，作品多次获奖并被收入国内外 100
多种选本。

五月

五月，在我与枇杷的对视中
发现，每一粒中
都有甜蜜的时光，弧独的硬核
饱满的爱，这让四月挺高胸脯
为枇杷献出10首准备好的新诗
这让六月提前赞美
声声灿烂
我剥开一颗枇杷，找出了乡愁的泪水

风，让梦挺立起来

说到夜晚我从不感到黑暗
除了月亮在上
还有星星
照耀着狗吠中的灯火
谚语的银色绒毛
夜蝴蝶不再飞
叮挂在香气的背面
在琥珀色的紫瞳孔里，思量着
黄牡丹与红丁香的殊异
我自身也发光
除了躯干和四肢的燃烧
还有诗句中
写过的纵横枝丫，它们
尚无灰烬
今晚的白枕头边
夜空湛蓝
风，让梦挺立起来

我要把那只蝴蝶喊出来

我不同紫藤花对语
我只在它掩映的窗口
凝视。我想把那只蝴蝶喊出来
没有其它的事，只想多看它几眼
我只是不想它在春眠中睡得太久
折损了翅膀和花纹。因为，我知道
爱情就是一只苦闷之蝶
来自情感的蛹
蝴蝶容易轻易负伤
喜欢落泪。我要把它喊出来
我的词语为其生，而不能
成为笔画的灰烬。我的诗歌
因其惊艳，也许
我就能因一只蝴蝶的爱恋
而怒发冲冠。我要把它喊出来
像喊她一样，从闺房的花苞
因为那朵花里
不能只有半边春天

鹰

天空显得方了，而鹰，还在
那么圆地盘旋
一圈，又一圈，目光犀利，大翅时而竖立
时而横扫，而铁爪下伸
也许，一个俯冲
就会扯直那个歪曲河流的巨大急湾
或者，毫不犹豫地
提走那座
在江边困惑了很久的山峦

幸福的光

一声蝴蝶的惊叹
“近处的大丽花令人目眩”，来不及
细数香蕊
众鸟之鸣，已为我加冕——因我的诗中
果实累累
因太阳来了，她的微笑
像淡淡闪光的幸福

鸟在鸣叫

鸟在鸣叫，时间非常清脆
我坐在白石头上
听凭翠绿的声波把我渲染，此起彼伏的
清新震动，像按下又跳起的琴键
记忆，回到数千年前
我在一生多次坐着的地方
坐下来眺望和沉思
一群鸟求爱
一朵花绯红，顿时
冷风开窍——
幸福有时也是一种折磨

推着一车晚霞回家

落日不但让天空有了另一种壮丽
而且也让我
多出了一个余晖明亮的想法——
在这废弃的砖厂
借一辆木架结构的手推车，推着
一车晚霞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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